
4 青少年文艺
审稿：谢恩桂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郭艳红2016年12月1日 星期四

老山界

平整的公路刚伸到山脚
瞬间就被拧成一圈圈盘旋而升的
螺纹
老山界，就是这枚倔强地插进天空的
螺丝钉尖上，最坚硬的部分
从山脚转到山顶已是傍晚
西面的天空在湿润的时光中
锈得一片通红
而当所有人的脸都被艳霞
沁成一串红辣椒的时候
脚下的石壁和趴在石壁上的路
却始终是黢黑的
那些都不是光到不了的地方
而是一寸寸长上天空的火把
将从井冈山驰行到这里的
年轻的血肉烤干后
留下的碳痕

猜测一座大山的温情

第一次站到紫阳峰上俯瞰南山
差点就要被海浪拍倒
天空是蔚蓝的海洋
大地是澄碧的海洋
一头头奶牛在海洋中埋头收割
我成了天地之间唯一的一叶
运粮的扁舟
如果把南山倒过来

你会发现无数丰盈的乳房
从宇宙这头奶牛的双腿下晃出来
把苍茫的人世间喂养得如此浩荡
越靠近南山，就越能想象一株
青草如何在疾风中扎稳马步
就越能容纳每一棵花木荫凉下的
温情——
仿若一个幼儿在打完奶嗝后
猛然抬头 认出了自己的母亲

晨谒黎平毛泽东住址

门一直开着
学翼的雏鸟被晨曦喊进又喊出
我却始终不敢拾级而入
生怕那些八十年前留下的脚印
会悄声地躲在苍老的苔藓下
喊疼
生怕那幅半吊在木墙上的
残缺的中国地图
会猛然从岁月的指纹下
睁开眼睛
或许，桌上散落着的几支铅笔
正纷纷埋怨自己
没能挣扎着
画完从湘江出发的那半个圈
晨风乍起，门口的古树竟开始
浑身颤粟，欲言又止
它一定是认出了我从楚地而来
也许，它还想告诉我

八十年前，我的那位湖南老乡
是如何斜倚在它的腰上
轻叹着将指间的烟头
弹成漫天星眼
我只好在院门上轻敲三下
让那些乘风跳进院墙的树叶
替我报信

独立娄山关

山风如鼙鼓从耳旁擂过
群峰应声朝我扑来
我握紧栏杆，四处张望
左右皆为险壁
前后仅有的刀锋似的小路
也被游走的山雾扯上了半空
我索性坐了下来
任由这天地之间的雄浑从身上滤过
让每一个细胞都染上山的性格
好促使慌乱的思绪自成沟壑
这样，风声就走向了沉寂
但那些从历史的深处泅渡而来的
枪声、炮声、冲锋的号角声
草鞋刮过石板路的簌簌声
万千红旗在山顶翻滚的飒飒声
却不约而同地汇聚成一场
凌厉的山洪
我无计可施，只能摘下一朵
怒放在硝烟中的黄花
顺手堵住夕阳这粒咳血的弹孔

◆诗园

当火把一寸寸地长上天空（组诗）

唐陈鹏
有人说世间万事万物都美

好得可以入诗，可是我想不会有
人贪心得想去爱这大千世界的
一切，毕竟只有足够特别的东西
才能叫人无法割舍。

半夜里我焦躁地搓着那条
一不小心落进自行车链里被卷
得惨不忍睹的百褶白裙，其实不
是有多钟爱它，只是觉得最近在
行李箱塞满黑色系衣裙的我，可
能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果
断地买一条白裙子。又想起电
影里的玛婷达曾掐着红酒杯嚣
张跋扈地说“我已经够成熟了，
里昂，我现在只会变老”。瞧瞧，
她的俏皮多令人羡慕，太年轻的
女生，才能在提及“变老”时那么
坦然自若。我知道自己也还很
年轻，可我不像她一样向往成
熟，不惧老去，我在拼命洗白那
条百褶长裙时又无比怀念那股
渐渐流失的少女情怀。

生活中有那么多远方，路那
么长，我曾经揣着许多小心思前
行，却总在半途时想撒下一切跑
回去，我大喊大闹说还想再缅怀
一下前一段岁月。身边的人笑
我在红日高悬时才放不下半夜
梦到的一现昙花，在月亮浮出时
又懊恼错过了夕阳西下，她们说
这样擅于辜负自己的人终将一
无所有。“一无所有”，我当时有

被这个可怕的词语渗得脑子一
片空白，于是我开始去学着多珍
惜少怀念，我怀着这个年纪该有
的情绪不敢有半刻脱轨地呢喃
着“年华似水，有你最美”。

我曾虔诚地感激过上帝让
我摊上许多美好和温暖。尽管
那天有人那么深沉怜悯地对我
说：“你的栖身之所那么不温暖，
所以总被别人随口提起的话题
和信手拈来的小举动感动。”我
喜欢为别人泪流满面，尽管哭完
连自己都忍不住嘲讽一句“真是
好没意思”，可我，仍然庆幸一路
走来，我还剩最后一点点善良。

以后可能都不会再心疼林
荫道上一个在追赶麻雀摔倒了哇
哇大哭的三四岁小朋友了；以后
可能不会在下雨天问不认识人要
不要一起打伞了；以后可能不会
再坐在马路上陪那些看起来孤苦
无依的老人家谈天说地了。是
的，我毫不留情地为以后的自己
判了死刑，我震惊地敏感地察觉
以后的自己，那个明明更有条件
去帮助别人的人，可能她的善良
走不到漫漫长路的一半就要彻底
湮没了。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令人
难过的事拿最后天真的年华去惊
慌失色，唯有当下不可辜负啊，逝
去的该来的早是定局，何必再为
此委屈了你的青葱年华。

◆青春

唯有当下不可辜负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宋永艳

初读沈从文先生的《边城》
时，心里有很多感触。待读到翠
翠那句“假若爷爷死了？”时，心里
也忽然一怔，脑海里便浮出了一
个念头，“倘若外婆……”随即，我
又摇了摇头，不会的。可心里却
莫名地生出一股悲伤，慢慢地蔓
延至全身，怎么也拂不去。

外婆共生育了七个孩子，可
活下来的却只有三个。我不知
道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是一种
怎样的痛苦。外婆一辈子都是
清苦的。但是就算在最艰难的
时期，外婆也从没放弃过对生活
的信心。

而我，是出生在外婆家。外
婆为我撑起了童年纯真的天空。
小时候的我，总觉得外婆是一个
神仙。因为外婆不怕黑，更重要
的是她不怕爸爸。每次我犯了
错，爸爸就会拿竹条抽我，而我只
要站在外婆身后，爸爸就会无可
奈何地放下竹条作罢。

那时，在我们小孩子中流行
一种泡泡糖。当我看到那种糖不
仅很好吃，而且可以吹出泡泡时，
就硬缠着外婆要买。可是我却不
知道，外婆的收入仅仅是靠赶集时
摆竹摊子赚的。而一个月才赶几
次集。当时外婆被缠得没办法了，
就拿出几个外公喝酒剩下的酒瓶
到废品回收站去卖。我记得酒瓶
子最好的价格是五分钱一个，还要
是近两年的。所以我们拿去的酒
瓶总共才卖了三角钱。外婆就给
我两角钱去买糖。当我把糖买回
来，要分给外婆时，外婆却笑着说：

“外婆不喜欢吃糖。”然后又把糖塞
给我，笑眯眯地看着我吃。

后来，我回到自己家开始上
小学了。由于舅舅的不争气、不长
进，外婆家的日子并没有好转。于
是，爸爸就告诫我，不要经常去外
婆家。可我并没听他的话。

星期天我又独自一人到外
婆家去了。外婆看到我后，既惊
讶又高兴地问：“艳艳，你怎么一
个人来了？同你爸爸讲了么？”我
点点头。外婆笑着说：“你明天要

去上学，今晚别回去，明早我送
你。”看着外婆高兴的样子，我心
里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爸爸不让
我来外婆家呢？

这时，外婆又对我说：“艳艳，
你先玩着，外婆到外面去一下。”
我就到邻家去玩了，但过了许久，
也没见外婆回家。我就想外婆到
哪里去了呢？我就出去找外婆。
在小街的那家卖猪肉的铺子里，
我看到了外婆的身影。我刚想走
过去的时候就听到了外婆的说话
声：“今天我外孙女来了，家里没
什么好菜，就来称点肉。但是，这
会儿也没钱，先赊着，您看行不
行？”“好咧，您老尽管称！”接着我
听到了剁肉的声音。“师傅，您就
多割点瘦肉，我那孙女啊不喜欢
吃肥肉。”“行！”卖肉的大伯大声
说。我看着外婆提着肉出来了，
就赶紧跑回家。

外婆回到家后，提着肉对我
说：“艳艳今晚有肉吃了。”第二天
早晨，外婆又送我回家。我站在
大门口，看着外婆离去的身影，心
里觉得酸酸的。

上个月放月假的时候，我又
回去看了外婆。外婆越来越苍老
了。原本还夹有青丝的头发已经
全白了。我站在外婆的对面，但
是外婆却没有看到我。我大声地
喊着外婆。外婆一惊，走过来，仔
细地看着我说：“艳艳，放假啦！”
我用力地点点头。“你看外婆的眼
力越来越不好了，连你都看不清
了。”听着外婆的话，却不知道要
对外婆说什么。

十二月的第一个礼拜六，是
外婆的八十大寿。我要向老天祈
祷，希望外婆能够健康长寿。将来
我要为外婆盖一座大房子。那时，
每天早晨我要在外婆窗前放一束
鲜花。傍晚时，陪她在小路上散
步。让外婆以后每一天都幸福。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我耳边似乎又听到了外婆小时候
教我唱的童谣，我也轻轻地跟着
哼起来。

◆成长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隆回二中默深文学社 王基宇

华文身价过亿，却觉得并不快乐。最
近，他又投资新开了一家化工厂，厂址就选
在他常去的那个小镇的旁边。小镇最东端
有棵古树，树干很粗，三个壮汉围个圈都抱
不住它。常有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坐在树
底下，看着手里残缺的硬币发呆。

没人知道华文为什么总坐在树下出
神？虽然他成了一个商人，眼中却全然看
不出对古树的半丝贪婪，更像是在思念什
么人。华文这十年来，下海经商，炒股，开
发房地产，办学校，开金矿……一路走来，

“干掉”了无数的同行。昨天新收购的两家
大公司，老板因为不堪负债跳海自杀。想
到这里，他朝自己的手反反复复地看，感觉
双手沾满了鲜血。这一切很刺激，却没有
半点快乐感。

这天，华文依旧坐在古树下，不远处的
喧闹声吸引了他，似是有新店开张。他转
过身，“怡然居”三个大字映入眼帘。顿时，
他像受到了电击一般，一股电流蔓延到大
脑的每个细胞。他飞也似的往店内跑去。

店内的布局仍旧与十五年前无异，招牌
菜也还是红烧鸡。当华文的目光扫到柜台
上时，正在记账的女老板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们四目相对的瞬间，女老板向他微微一
笑，华文的那股失望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五年前，华文还是一个孤儿，在小镇
上各个餐馆或饭店捡食剩饭剩菜才活了下
来。当时的怡然居是小镇最有名气的餐馆，

三十来岁的老板娘更是心地善良，有个叫画
珠的七八岁的小姑娘也处处帮着华文。后
来，小镇发生了瘟疫，老板娘染病去世，怡然
居也只好关门了。那天晚上，华文饿倒在了
古树下。朦胧间，他看到画珠跑了出来，给
了他一盘红烧鸡和一些散钱，其中还有一个
残破的硬币。华文匆匆忙忙的吃着，自卑得
不敢看这个善良的小女孩。画珠面带伤心
的说：“对不起，我要走了，以后不能再帮你
了，但是你放心，我还会再回来的。”“谢谢
你。”她转身走时，华文才说出了三个字。

吃着新开张的怡然居的招牌菜，仍然
是十五年前的那个味道。华文知道，现在
的女老板就是当年的小女孩。

一年后，小镇上再次发生了瘟疫，而造
成瘟疫的原因恰恰是那家化工厂的废液污
染了小镇的水源。华文再次来到古树下，
古树已近凋零，他冲进怡然居，画珠已奄奄
一息。华文突然好后悔，他紧紧的抱着躺
在病床上的画珠，他决定要做点什么。

华文请了最好的医生，买最贵的药去
救治患病的人，散尽过亿家财救活了古树，
而小镇旁的化工厂自然也被拆迁了。

三年后，怡然居又开张了，开张的那天
也是女老板结婚的日子。华文穿着新郎的
礼服，开心的笑了。牵着画珠的手，他觉得
很快乐。

古树常青，那天的小镇热闹非凡。
（指导老师：刘 剑）

◆小小说

古 树 常 青
隆回二中默深文学社 罗开成

昨天下午，火红的太阳快要落
山了，余晖映得满山通红。我正玩
得起劲，突然，“咯咯咯，咯咯咯”一
阵鸡叫声。我好奇地自言自语道：

“这是什么声音呀！”我把脸转过去
一看，啊！原来是鸡笼没盖好，大公
鸡跑出来了。它雄纠纠，气昂昂地
到处寻觅，无非是想找点吃的，或者
是为了找个可心的伙伴，去人家菜
园里饱吃一顿。所以必须捉起来。

我想：平时，这种情况，都是爷
爷捉鸡。每次，他都累得满头大汗：
一来，鸡很调皮不容易捉；二来，爷
爷毕竟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这捉
鸡让他累得够呛。今天，我得代爷
爷捉鸡才行啊；顺便，我也想露一
手，让爷爷也快乐快乐。我边想边
向鸡笼走去。

我先盖好鸡笼，免得笼子里的
鸡也走出来，然后开始捉鸡。我家
的这只大公鸡很调皮，也可以说很
狡猾：见我要捉它，就扑打着翅膀，
连飞带跑，折腾了好一阵，捉不住
它。真的，这家伙一会儿飞上飞下，
一会儿忽左忽右的，好像在和我捉
迷藏，又好像我们都在演戏，演“捉
鸡”的戏。我使出了浑身解数也不
奏效。正当折腾得无可奈何时，我
记起了爷爷曾教给我“要智取、不要
蛮干”的处事之法。这时我想起了
电视里的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沙
家浜》里的大庆嫂智斗刁德一、红军
长征中“四渡赤水”毛泽东牵着敌人
的牛鼻子走等等，无不闪出“智斗”
的光芒。于是，我命令自己：要沉
着，千万不要慌张！我若无其事，假
装不捉了，然后慢慢地靠近它。等
到触手可及时，我猛然一声炸雷：我
让你走啊——就一手抓住它的翅
膀，一手紧扣它的两只脚，像铁钳子
那样，紧紧抓住它，抓住它。这叫做

“打蛇打七寸”“牵牛要牵牛鼻子”，
抓住关键处它就老实多了。胜利
了，我“哈哈大笑”。

我笑饱了，想不到爷爷也来了，
见状，他也哈哈大笑，像是为我庆
功，还表扬我哩：动作还蛮机灵的！

（指导老师：胡玲红 向 辉）

◆记录

捉捉 鸡鸡
洞口县思源中学初12班 肖飞飞

茼蒿花 刘玉松 摄


